
寂天论师 
 
 

《入菩萨行》论造论者--寂天论师七种稀有传记略说 
在汉传佛教中，寂天论师的传记过于简略，宋朝雍熙二年（公元985年）天息灾译师曾译《入行

论》为《菩提行经》，题为龙树菩萨造，文字艰涩难懂，故历史上似是无人注重。近年来由于藏传佛
教的影响，此论已有隆莲法师、如石法师的两种汉译本在汉地传扬，但寂天论师的较详细事迹，所
知者寥寥无几。 

关于寂天论师的史实，有七种稀有传记，如颂云："本尊生喜住烂陀，示迹圆满破诤辩，奇异事
迹与乞行，为王降伏诸外道。" 

寂天论师是古印度南方贤疆国的王太子，父王名善铠，他原名寂铠，从小信仰佛法，恭敬三宝，
对自己的眷属和其他众生非常慈善，常给他们财施等。太子幼年即学识出众，谙达世间的各种学
问、技艺。在瑜伽师"古苏噜"座前求得《文殊锐利智成就法》，通过精进修持，亲见本尊（印度的大
德如智作慧论师、阿底峡尊者等，都认许寂天论师是文殊化身。阿底峡尊者在《菩提道灯论》的讲
义中写过："寂天论师亲见了文殊菩萨，得到加持而现见真谛。"另一名叫布扎�的论师也有这样的

说法）。后来，善铠国王去世，大臣准备拥戴寂铠太子登位，在即将举行授权灌顶仪式的前一夜

，太子梦见了文殊菩萨，梦中，文殊菩萨坐在寂铠太子将登基的宝座上，对他说："唯一的爱子啊
，这是我的宝座，我是你的上师，你和我同坐一座，是不应理的。"另说太子梦见大悲度母尊，以开水
为他灌顶，太子问度母为什么用开水为自己灌顶，度母回答："授王权灌顶的水与地狱的铁水无有差
别，我用开水为你灌顶的含义即在于此。"寂铠太子醒后，通晓到这是圣尊对他的授记与加持，以此
而对世俗八法生起了猛厉的出离心，于是舍弃了一切离开王宫。寂铠太子独自一人在荒野中步行，
一路上得不到任何饮食，只有不断的祈祷圣尊，到了第二十一天，进入了一处森林，饥渴疲惫的太
子找到了一处混浊水洼，正准备饮水，出现了一位容饰庄严的女子，告诉他不要饮用浊水，而应该
享用清净的水，便把他引到了一汪清澈甘美的泉源边，泉水旁有一位瑜伽师，瑜伽师其实是文殊菩
萨的化身，女子是度母化现。太子饱饮了甘泉，又在瑜伽师处求得了殊胜的法要，修持后生起了甚
深智慧境界（第一种稀有传记毕）。 

继后，寂铠去游历印度的东方，来到五狮国王之国土，当时，得知他武艺高强的大臣将此禀告
五狮王，他因此成了五狮王的大臣，将武艺等明处弘传世间。有段时间，寂铠给国王当护卫，一些
嫉妒贤能的大臣，见他持着修文殊本尊的那柄木剑，便到国王那里谗言："新任大臣是个狡诈者，大
王要是不信，请看看他手中的武器，根本护卫不了国王。"五狮王疑信参半，便要求寂凯出示宝剑，
寂铠对国王说："国君啊，这样做会伤害你的！"可是国王成见已深，强令取出宝剑，他只好要求国王
闭上右眼，然后从剑鞘中抽出木剑，闪耀的剑光伤害了国王注视着木剑的左眼，眼珠当时弹出落地
，疼痛、悔恨交加的国王至此方知道寂铠是位大成就者，与大臣们一起在寂铠大师前忏悔、皈依，大
师便加持五狮王，使其左眼复原。有了这次事件，五狮王心意转变，完全遵大师之教言，在所辖地高
竖佛教法幢，弘扬正法。寂铠大师在五狮王的国王住的年数，有多种说法，但无论如何，大师调化了
五狮王后，便转到了中印度那烂陀寺。(第二种稀有传记毕) 

寂铠来到那烂陀寺后，依当时寺内五百班智达之首的胜天为亲教师出家，法名寂天。当时大师
深隐自己的内证功德，在文殊本尊前听授教法，精修禅观，同时紧扣大乘佛子的修学次第，集一百
多部经律论之精义编著了《学处集要》、《一切经集要》(略称《学集论》、《经集论》)。但在外观上，
除了饮食、睡眠、步行外，其它事情一概不闻不问，因此被以外表衡量他的人贬称为"三想者"。当时
那烂陀寺僧值们认为寂天不具备任何一种修行正法的事情，不应该再住在本寺，但又找不到很好的
理由来驱逐他。后来该寺举行诵经大会，要求比丘在会上背诵所学的经典，一些人想借此机会羞弄
寂天，让他自行离开寺庙，便要求胜天论师去安排寂天诵经之事，寂天论师便应允了。轮到他诵经
的那一天，那些人在诵经的会场上故意搭起了高座，而没有安设上座的阶梯，会场中挤满了想看他
出丑及对他有些怀疑的人，寂天论师并不在意这些，很自在地登上高座，问道："请问要背诵已经听
过的论典，还是没听过的？"想看笑话的人便故意回答要背大家没有听过的，这时瑞相纷呈，众多人
看见文殊圣尊显现在天空中，寂天论师随即诵读其智慧境中流出的《入行论》，至第九品三十四颂：
"若实无实法，皆不住心前，彼时无他相，无缘最寂灭"时，身体腾空，渐渐升高，终至不见身影，只有
从虚空中传来的朗朗诵经声，一直到全论诵完为止。当时得不忘陀罗尼的班智达各自记下了颂文，
克什米尔的班智达记下了一千多颂，东印度的班智达记下的有七百颂，中印度的班智达记下了一千
颂，因此大家产生了争执怀疑。后来打听到寂天论师在南印度的吉祥功德塔（尼泊尔史料记载：吉祥
塔为香根佛塔……另有其它历史的记载此处不一一列举），便派两名班智达去迎请他回寺，但遭到
了婉拒，两位班智达只好请菩萨出示《入行论》的正确颂文。寂天论师告诉了他们一千颂的《入行
论》正确，并且在他曾经住过的房间里藏有《学集论》、《经集论》、《入行论》三部论的经函，并
授与这些论的讲说修习传承，自此《入行论》在印度得到了广泛的弘传。(第三种稀有传记毕) 

寂天论师在吉祥功德塔时，那里郁郁葱葱的森林中住有五百位比丘，他也在林中搭了一个茅棚
，作为住处。当时的森林中有许多野兽，与林中的修行人和睦相处，比丘们经常见到成群的野兽进
入寂天论师的茅棚，在习以为常中也有人感到异常，终于有些细心的人观察到了∶进入寂天论师所
住茅棚的野兽都没出来。他们在棚外窥视，发现寂天在棚内啃着大块的兽肉。比丘们于是推断寂天



有杀生罪行，敲椎集合了林中的修行者，准备当众宣布寂天的"破戒恶行"，再将他驱逐。正在大众集
合商议时，失踪的野兽一个个从寂天的茅棚里走了出来，当然，彼此相处日久的比丘对它们非常熟
悉，发现这些野兽一个个神气活现，比以前更为健壮。惊异之余，僧众对寂天论师生起了很大的信
心。 

寂天论师不愿意让人了解他的身份，谢绝了僧众的挽留而离开森林，游化到吉祥功德塔的南
方。他身着乞丐装束，以他人抛弃的残食为食物，修行"邬粗玛"密行。当地的迦底毗舍梨王有一女仆
，一次倒浴身水时，泼在寂天论师身上，那些水顿时如遇热铁般沸腾起来，女仆正惊讶之际，他已不
见踪迹。 

那时有一名叫香迦�得瓦的外道向国王启请说∶"两天后，我将在虚空中绘制大自在天坛城，
如果佛教徒不能毁坏此坛城，我将焚毁佛教经籍、佛像等，佛教徒也必须转入我的教门"。信奉佛教
的国王招集了僧众，告知了外道的挑战，可僧众中谁也不敢答应能摧毁外道的坛城，国王正在焦急
万分之际，女仆将自己遇到的异事禀告了国王，国王急令女仆去寻找那位异人。女仆到处寻找，终
于在一株树下见到了寂天论师，便将来意说明，请求他降伏外道，寂天论师爽直应允，并吩咐女仆
准备一大瓶水，两块布和火种。第三天清晨，外道师开始用彩土在虚空中绘画大自在天坛城，刚刚
绘出坛城东门，寂天论师即入风瑜伽定，显示神变，顿时起了一场暴烈的风雨。刹那之间，外道所绘
坛城被摧毁无迹，那些吓得簌簌发抖的外道们也被暴风卷起，如同落叶一般飘落到四处。此时天地
间一片昏暗，寂天论师从眉间放出光明，照亮着国王、王妃等人，风刮雨淋之下，国王他们亦是衣装
零乱，满身尘土。女仆用事先备好的那瓶水为他们洗净，那两块布给国王、王妃披上，又用那火种点
燃了一大堆火，国王等众人顿觉温暖舒适，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后来国王将当地外道的庙堂拆
毁，所有外道门徒也皈依了佛门。寂天论师降伏外道那块地方，一直到现在都被称为"外道失败地"
。（第四种稀有传记毕） 

寂天论师后来到了印度东方曼迦达地方，那里有许多外道徒，与他们进行了一场大辩论，寂天
论师显示神变，挫败了外道们，使争端得到了平息。（第五种稀有传记毕） 

在曼迦达西部不远的地方，有五百名持邪见的外道门徒，当时那里闹饥荒，他们得不到食物，
遭受到饥饿的痛苦折磨，无可奈何中他们商议："谁要能解决众人的食物问题就推他为首领。"寂天
论师得知后，便到城市中化得一钵米饭，并作了加持，使外道徒众取食不尽，解脱了饥饿痛苦。成了
他们的首领后，寂天论师给他们传法，使他们抛弃了邪见，皈依佛门，后来变成了很好的修行人。
（第六种稀有传记毕） 

有一段时期印度某地遭到极大的自然灾害，粮食颗粒无收。当地一千多乞丐无法得到食物，一
个个只有束手待毙。奄奄一息的乞丐们正在躺着等死之时，寂天论师运用神变使他们得到丰富的
饮食，且为他们广说因果、轮回、五戒十善等佛法，将他们引导于佛法中。（第七种稀有传记毕） 

上面简单地讲述了寂天论师的七种稀有故事，我们知道了作者是一位大成就者后，对他著的论
典也就很愿意去学习。寂天论师的传记，在《布顿佛教史》、《印度佛教史》以及一些《入行论》讲义
中都有，详简不一。从史料上看，这位菩萨居无定所，四处游化，一生充满了神奇的故事。这次所讲
的，只不过是这位菩萨应化此世事迹的万分之一而已。 
 

寂天传略考 

释如石 

　　寂天出生于南印度，是梭罗史吒（Saura stra）国国王善铠的儿子，原名寂铠，他自

幼学识出众；又曾经在古苏鲁上师座前求得“文殊锐智成就法”，并依此修行而亲见文殊

本尊。善铠王逝世当夜，寂天梦见文殊菩萨端坐在次日即将登基的宝座上，并对他说：

“徒儿，这是我的宝座，而我又是你的善知识，你我二人同座一处，实在很不合适。”醒

来之后，他自知不宜掌管国政，便连夜投奔东印度去了。在东印度师子王座下服务了一段

时间以后，又转到中印度那烂陀寺，依胜天为亲教师出家，法名寂天。他在那烂陀寺居住

期间，韬光养晦，内勤修学。一方面在文殊本尊前听受教法，一面精修禅定，并编著（学

处集要）和《一切经集要》（略称《学集》、《经集》）等精深的论典。但是在月常行事

上，除了饮食、睡眠和大小便以外，其他的事一概不闻不问。因此大家都瞧不起他，贬称

他为三想者。后来，僧众实在忍不住了，想找个正当的理由将他逐出僧团；于是就召开了

一次诵经大会，要求每一位比丘在会上背诵所学的经典；他们估计寂天一定背不出来，藉

此便可名正言顺地逐他出寺。当天，轮到寂天背诵的时候，僧众为了羞辱他，还故意筑起

高座，请他到上面背诵。不料寂天上座以后，竟然自信十足地说：“请问要背诵已经听过

的呢？还是没听过的？”大众乍听之下，非常惊讶。继之一想，认定那不过是寂天在故弄

玄虚，吓唬吓唬人而已。既然如此，何不将计就计，干脆就请他背大家没听过的经典吧！



反正，大家等着看笑话就是了。万万想不到，寂天竟然出口成论，流利地背出了《入菩萨

行》。据说，当他背到《智慧品》第34颂——“若实无实法，悉不住心前，彼时无馀相，

无缘最寂灭”时，身体突然腾空而起，渐升渐高，终于不见身影；而诵经之声依旧朗朗不

绝，直到诵完《入行》为止。​
　　或许是因为身分曝光了，寂天觉得不宜久留，便离开了那烂陀寺，而来到南印度吉祥

功德城，那烂陀寺为此深感不安，特地派遣两名比丘前来请他回去，但是都被寂天婉拒

了。于是，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改向寂天请求：“请您告诉我们，《入行》中所说应该

阅读的《学集》和《经集》在哪里可以找到？”寂天回答说，“《学集》和《经集》在我

住处前面的房隙中；另外还有一部用小字写成的经函，就是全部一千颂的《人行》。”​
　　从此以后，寂天就云游四方、随缘化度去了。他曾经在东印度感化了阿梨毗侠那国王

；在一场大辩论中，运用神变调和了极大的争执；在距离摩竭陀以西不远的地方，调伏了

五百外道，并引导他们归顺佛门；在另一个时期，曾经救济一千多名饥渴待毙的乞丐，然

后示以正道。此外，寂天也感化过一群吉祥山的裸体外道，使他们转入佛教。​
　　史传里，寂天的一生就在充满传奇的游化事迹中结束了。他的生卒年无据可考；一般

认为，大约活动于第七世纪末，最晚也不超过八世纪中 。理由呢？一、于公元628～641和

673～685年间留学印度的玄奘和义净，都未曾提到寂天，所以寂天成名应在685年以后。

二、《入行》和《学集》中只见《妙臂请问经》等“事迹”和《三三昧那王》等“分别

续”。的典籍，尚未引录任何瑜伽密或无上瑜伽密典；可见寂天著书之时，无上瑜伽密尚

未普遍，故其成书年代应该在八世纪中叶以前。​
　　史传中说：寂天“内勤修学，外示放逸”，这并非无稽之谈。因为从《经集》和《学

集》中所引用的一百多部经典来看，寂天必然曾在经、律方面下过很深的功夫。此外，寂

天在《入行》“智慧品”中论破教外的数论、胜论派和教内的小乘部派与大乘唯识宗，显

示中观应成派的观点；由此也能看出，寂天的确精通论藏，是一位名符其实的三藏法师。

然而，寂天并不以精通教理为满足。《学集》明显地表示出，他不是纯粹为了学问而治学

；他治学的方向，始终是扣紧菩萨修学的次第而深入三藏的。尤其在《入行》的字里行间

，总是散发着一股浓郁的宗教情感。时而宁静庄重，时而洒脱平淡，时而悲天悯人，时而

超尘绝俗。在精简贴切的议论中，呈现出无限深刻的哲学洞见；在巧妙幽默的譬喻中，更

蕴含着恳切的宗教教诲。不经一番“寒彻骨”的精神淬励和提升，怎可能写出如此生动感

人的醒世诗偈呢？​
　　寂天在那寺一举成名以后，便四处游化去了。这个记载也有几分可能。因为寂天既淹

贯三藏，又擅长譬喻，论述佛法生动有理；以他这样优越的条件，如果长期教化一方，应

该会调教出一两位青史留名的高足才对；然而，史料上并无寂天薪火相传的记载。由此可

见，寂天很可能是位居无定所的游方瑜伽士。至于他何以须要如此，就不得而知了。莫非

寂天已然明心见性，深契法界，所以想效法善财童子作五十三参，一生成就普贤十大愿

王？​
　　此外，寂天修行所依的本尊，可能也是大家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入行》中经常赞叹

诸佛如来，也数度言及文殊、观音、地藏、虚空藏和普贤等菩萨；可见寂天一定经常忆念

诸佛菩萨。然而，在诸佛菩萨中，寂天最心仪、最相应的是哪一位呢？《人行》最后一颂

明文说：“我虔诚地礼敬文殊师利菩萨；是他的恩德，激发了我愿求菩提的善心。”《学集》最后

的归敬颂也说：“归命文殊尊，最胜无过上。”如果把这两段叙述和史传中他与文殊本尊之间的

关系联想在一起，显然，文殊菩萨一直是寂天修学过程中最相应的本尊。不过，寂天的著

作中未曾提及度母。因此，《印度佛教史》中所说“度母以沸水为寂天灌顶”的事迹，可

能是后人附会之谈。​
　　这位伟大的印度高僧勤苦修学了一辈子，究竟获致怎样的境界呢？根据寂天在《人

行》中的自白，他似乎还是一位薄地凡夫。因为“回向品”第51颂说：“在我尚未证得极

喜地以前，愿能豪受文殊菩萨的宏恩；经常回忆宿世，鉴往知来，生生世世出家为僧！”

尽管如此，后来的印度高僧如智作慧和阿底峡都认为：那是寂天自谦之词，事实上，寂天

是一位已经登地的大乘圣者。​
　　智作慧等人如此推崇寂天，亦非全无根据；因为《回向品》第53、54颂说：“无论哪一

世，当我想阅读三藏，或想请问佛法的义理，愿我都能毫无障碍地面见怙主大智文殊师利菩
萨！”“为了在广大的十方虚空界中，成满一切有情的利益，愿我一切所作所为得如文殊菩萨



，行持尽善尽美！”表面上看来，这两颂只简单地表达了寂天个人的祈愿而已；不过稍加分

析，也不难使人联想到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寂天生前遭遇到佛法义理上的困难和利他之

行上难以取舍之处，大概都能在定中或梦中毫无障碍地亲见本尊；请文殊菩萨当面开示，

化解他内心的疑惑。若依《般舟三昧经》的义理加以推衍，那么寂天由亲见文殊而现证万

法唯心，再进一步双泯能所而登入圣地，应该是不成问题的。​
　　遥想古之高僧，博学苦行，尚且谦谦虚怀；虽有证量，亦不敢以圣哲自居。反观今之

行者，略事数年修持，稍有些许觉受，即便扬言开悟证果；以此招揽徒众，传道，授业，

解惑。人心之不古，岂至于斯耶？ 

　　　　　　　　　　摘自《入菩萨行》 


